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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透露，事发当时客厅里电视一直开着

星报追踪
星报追踪

尽管儿子成为这起命案的最大嫌凶，

但孔家人的生活并没有中断。采访中，其

母还在田里忙着务农，孔令保还给记者算

起了农资涨价给种田带来的不利。但记者

明显感觉到，这个看似坚强的庄稼汉，内心

深处却满怀凄苦，“我当生产队队长十多

年，儿子犯了大错，让我有什么脸面？！邻

里之间会怎样看我们一家人？”

“你如果真的想改过自新，就赶紧投案自

首，把事情经过说清楚，不要再逃下去了！是

你干的就要承担，不是你干的更要说清楚，跑

是没用的！”孔令保望着儿子空荡荡的东厢

房，用脏兮兮的大手擦拭着眼泪，并再三委托

记者，通过本报转述他的内心话，让亡命天

涯的儿子“大刚”早日幡然醒悟，投案自首。

在邻居眼中，他老实腼腆有点懒；在父母心里，他没钱但大方

嫌犯老父亲委托本报劝儿自首
本报记者走进铜陵新村母子被杀案嫌犯老家，了解其人生轨迹

11月16日，合肥警方发布了铜陵新

村母子被杀案嫌犯孔德明的通缉信息，

同时本报记者也独家专访到死者的丈

夫丁善明，还原了这个不幸家庭的心酸

点滴，以及嫌犯部分人生片段。报道刊

登后，引起强烈反响。

残杀母子俩，究竟是源于一时冲

动，还是由来已久的性格缺陷？在其成

长过程中，生活、家庭环境又是什么样

子？昨日下午，记者走进了嫌犯孔德明

的老家。 记者张敏 张崴/文 倪路/图

孔德明的家在撮镇一个村庄里，乡村

小道上车流量很少，在路边不足10米远就

是一排连在一起的楼房，最东边的一家就

是孔德明的老家，这栋楼房建在世纪初，

如今是孔德明弟弟的住所。孔家人的老

屋就坐落在楼房的后侧，中间只隔着一

间用土坯墙建起的破落房屋。

孔德明的父母都还健在，老两口在

村庄中口碑很好。加上孔德明的老父孔

令保曾当过十多年生产队的队长，因此

全村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会说出诸如

“以理服人”、“老实巴交”的评价语。若

不是在报纸、电视上看到了通缉犯照片，

淳朴的村民还以为老队长的大儿子“大

刚”还在外地做瓦匠。

“大刚？怎么会是他？太不可思议

了！”这是邻居们得知命案后，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我们老人都是看着他长大

的，那孩子从小就很老实，和别人讲话时

他就会笑笑，偶尔自己说上两句也都会

脸红。平时，见到长辈都很客气，还问长

问短的。”邻居刘大妈说道，“大刚唯一的

缺点就是懒点，平日里喜欢喝酒。自从

他19岁离开家后，就很少见到他了。记

得最后一次看见他还是2010年春节，但

是在家待了几天就走了。”

邻居们也表示，孔德明闲暇时也会

打牌，但玩得不大，在家时就和村落里的

老头老太打打牌，但是，一局顶多输赢一

块钱，“他也不是经常玩。”

死者的丈夫丁善明曾向记者不止一次

提起过，当天保姆发现家中变故报了警后，

发现有一个细节特别蹊跷，“客厅里的电视

机却一直开着。”按照丁善明的说法，可能是

嫌犯作案后掩人耳目之举，制造出混淆视听

的假象，也可能是嫌犯作案后为了掩盖内心

恐惧，看了会电视才离开现场。“会不会是妻

儿在看电视时遭到不幸？”记者追问，丁善明

十分肯定地称，妻儿夜晚不会看很久电视，

而且儿子小杰从不单独睡在婴儿床中，每晚

都是由妻子哄着才会入睡，母子俩都睡在卧

室里的那张床上。

丁善明也透露，事后在检查中，家中的

首饰全部都在，“可能是妻子当时藏得比较隐

蔽，嫌犯没有发现，不然肯定是一扫而空。”

孔德明的老父孔令保今年已经68岁，

年轻时曾在江南的一家煤窑里干活，黑黢

黢的脸上满是皱纹。见到他时，他才从田

地里放牛回来，老旧的蓝色上衣已经褪色，

解放鞋上沾满了庄稼人劳作时的泥土，在

近乎絮絮叨叨的漫长诉说中，他不停地抽

着劣质香烟，留点火星的烟屁股，很快又接

上了另一根烟。

孔令保告诉记者，大儿子是在案发的

20多天前回了一趟家，儿子在外打工，难得

回家一次，但在家居住了四五天后，孔德明

却在母亲的训斥下离开了家。孔令保至今

仍能记起那天清晨，自己连早饭都没吃就去

田埂上犁田，临走前儿子还睡在对面的里屋

中，但在犁完田后回家吃早饭时，老伴只是

用下巴扬了扬儿子的房间说道，“今早走了，

啥话也没说，就打了个招呼。”

孔令保没想到，下一次听到儿子的名

字，却已经是儿子在外杀了两人逃窜的消

息。得知儿子犯事后，低矮的平房里灯火

通彻，老两口一夜未眠，年迈的母亲流干了

泪，老父抽了一宿的香烟，“我现在还不相

信他会在外面干了这种事……”这是孔令

保的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在孔令保的印象中，儿子小时候因为

玩性大，会跟人打架，但长大后很少跟别人

闹过纠纷。孔德明小学毕业后，16岁就开

始跟着村里人走南闯北，后来竟无师自通

学了点手艺活，成了还不到火候的瓦匠

——在逃亡途中，通缉令上信息也着重提

到他这个手艺。

孔德明打工近20年，最远去过广东打

过两年工，后来一直在合肥干活。在老父

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救济家里一分钱，

“我们也不会伸手要一分钱，我们老两口就

专心伺候田里的庄稼。”要强的孔令保从不

埋怨儿子，他认为儿子跟常人不一样，“大

方，喜欢乱花钱，所以存不住钱。”孔令保还

举了个例子，“如果天热工人干活休息时，

儿子孔德明会买来冰棍，每个人塞上一根，

不像其他人偷着在角落里吃。”

“家人都知道他没存下一分钱，结婚缺

钱，家里就为他垫了彩礼钱。”提及儿子两

次失败婚姻，孔令保不愿多谈，称这都是年

轻人的想法，老人们不好干涉，“两任媳妇

都回过家，夫妻间客客气气，从来没有在我

们面前吵过架、红过脸。”

在孔德明一直居住的东厢房内，记者发

现，里面摆设十分简单，堆着收割回来的谷粒，

玻璃窗上还贴着早已褪色的“喜”字，“这是儿

子第一次成婚时留下的。”孔令保介绍。

据孔令保说，案发后这几天，孔德明从

未联系过家人，“孩子虽然说不常回家，但

是只要到过年，哪怕没挣到钱都会抢着要回

家。”孔令保喃喃自语道，农忙季节，家里偶

尔会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提前一天回家干农

活，“干了没多久，他就会泄气，索性跑回家

中睡觉。最后一次回家住了四五天，也是整

天待在房间里看电视。那几天恰好是最繁

忙的种油菜季节，我们起早摸黑在田地里

忙，但他没有丝毫要下田干活的意思。”最终

平日里疼爱孩子的母亲看不下去，就小声

呵斥了儿子几句。“这天又不冷不热的，你

窝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趁着天气好去外

面找点活干，不要荒了自己手艺。”

就是母亲一番带着骂腔的忠告，让孔

德明大为不快，当天早上就乘车离开了

家，父母还记得临行时他连换洗的衣服都

没带。

老父亲泪眼婆娑，委托本报劝儿子投案自首

最后一次离家前，曾遭到母亲善意的责怪

16岁外出打工做瓦匠，20年后却身无分文

“我现在还不相信他在外面干了这种事……”

邻居称，“大刚”有点
懒，平日喜欢喝酒

孔德明老家的房屋

孔德明曾住过的屋子里堆满了谷粒


